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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化传承和建设提到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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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说，没有高度的文
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您认为如何提升民族文化的自信？

温儒敏：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一种肯定和坚
守，信念与期望。文化自信其实也是软实力，
拥有这种坚定的自信，就拥有力量，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就能众志成城，以百折不挠的勇
气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奋进，开创美好的
未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但要靠经济硬实
力，还要靠文化自信的软实力，没有文化自
信，也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提升民族文化自信，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还要传承近代以来形成的革命文
化，这两个“传承”都还要落实到建设当代中
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和革命文
化，要认清其独特价值、鲜明特色，认清其历
史渊源、发展脉络，这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前
提。当前为何要强调文化自信？就因为存在有

“不自信”。对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采取虚无
主义态度，就是一种“不自信”。历史观、价值
观的混乱，其实也是因为“不自信”。重建文化
自信，必须如习总书记所说，要“讲清楚中华
文化”，当然包括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文化工
作者这方面的责任是很重的。

提升民族文化自信，要提倡开放的文化胸
襟，既尊重和传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
能理性地对待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理解文
化的多样性，吸收他种文化的优秀充分为我所
用，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养分。当然要警惕

“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这本身就是缺少文化自
信，还带有盲目崇洋的心态。我是从事文学研
究的，就曾经提出要克服学术上的“汉学心
态”。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盲目的“跟风”。有
些评论家，甚至包括某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对
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有些过分崇拜，他们对

汉学的“跟进”，真是亦步亦趋。他们有些人已
经不是一般的借鉴，而是把汉学作为追赶的学
术标准，形成了一种乐此不疲的风尚。所以说
这是一种“心态”，是对本土学术发展不利的。
另一方面，又要警惕文化复古主义思潮和狭隘
的文化保守主义影响，因为这对社会主义文化
的建设也是有害无益的。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对
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更新和重建的过程，其
中离不开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借鉴，离
不开对外来优秀文化的汲取。拿文学研究来
说，没有开放的世界性的眼光和胸襟，光是回
归传统，就和“汉学心态”一样偏颇，也是不
可能建构适合当代社会的理论批评的。

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必须培养和造就一代
又一代有文化自信的国民，特别要从对青少年
文化自信教育抓起，这是重中之重。这些年我
一直在主持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编写，对此
很有体会。语文教材增加了传统古诗文和革命
文化内容课文的比重，这还不够，还要想办法
帮助学生去感受、了解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
正确认识当代文化的“根”在哪里？我们从哪
里来？要走向哪里去？这样，文化自信就能在
润物无声的状态树立起来。

记者：如何推动文化的繁荣兴盛？
温儒敏：现在文化繁荣的物质条件比任何

时期都好得多，文化发展的活力也正在喷发，
但同样存在发展质量的问题。现在的发展基本
上还是粗放的，不均衡的。大体说来，通俗文
化、娱乐文化发展的势头很猛，比较高端的有
品质的文化发展较滞后，而且有很多阻碍。商
业资本的进入，让文化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巨
大的动力，带来了新秩序和新格局，但也带来
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拿新媒体出现后的文学
生产状况来说，所谓“粉丝经济”直接左右和
带动很多低俗作品的营销传播，甚至能从根本
上决定影视和网络创作的走向。诸如近期在影

视和网络平台上常见的“小鲜肉”“腐女趣味”
“颜值崇拜”“唯美虚幻”等热点，以及对历史
和经典“恶搞”的潮流，背后都拥有巨大粉丝
群。这些粉丝群往往带有“极端化”的非理性
特征，加上资本的推波助澜，形成自己的“意
见气候”，很多时候正能量的评论是很难左右和
制约这种趋势的。信息过度往往淹没了理性的
正面的声音，传统的管理方式“一抓就死，一
放就乱”，笨拙而无效。文化生态已经产生巨
变，用常见的一句话来说，是挑战，亦是机
遇。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文化重建，切实提升粉
丝群体其实也就是广大国民的文化审美品格，
如何改进主流文学评论和研究的格局，以及如
何形成更有效地引导和均衡机制，在放手发展
繁荣文化的同时，努力形式良好的文化生态，
都是文化生产与管理的全新课题。

温儒敏：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自信大家谈②

采访人：本报记者 杨 鸥

嘉 宾：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

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

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本报独家对话温儒敏教授，听他阐释文

化兴国运兴的内涵。

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
化强民族强。您是怎么理解的？

温儒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
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
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这就把文化传承和建
设提到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高度，让我们看得
更远，更加重视复兴民族文化的工作。文化包
括语言、信仰、思想、宗教、风俗习惯、法
规、制度、礼仪、文艺，等等，会对整个民
族、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能力与生活态度产生
覆盖性的影响，起到某种规范或感召的作用，
增强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尊严感，会形成
一个国家、民族的集体意识，决定民族的性
格。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文
化，而文化体系的生成又跟国家、民族的历史
与环境资源等有关，就如同血液，带有各自种

群、家族的基因。习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化
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里，是文化的DNA ”，如
今在十九大报告中又把文化比作民族和国家的
灵魂，是非常恰切的，说明了文化的对国家民
族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中华民族有过灿烂的文化，但是近代以来
国家积贫积弱，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
击，民族文化的自信显然在滑坡。现在国家在
大踏步发展，物质生活逐步走向富足，但道德精
神却未见得能适应时代的变迁。因此提出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只有复兴民族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
化，才能让我们国家的发展度过“精神滑坡”这个
瓶颈，才能更好地凝聚社会人心，让中国的“雄
起”获得内在生成的强力，也才真正能达到

“国力”强大，重现中华民族的辉煌。
记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需要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作为文化工作者，应
如何担负起自己的使命？

温儒敏：首先要以积极、虔诚而又审慎的
态度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传统文
化”前面要加上“优秀”二字？传统文化是在
古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本质上是
顺应过去时代的，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它的一
部分已经成为糟粕，不能转化为有益于当代的
成分，我们就要有分析，选择，弃其糟粕，吸
收其精华，把真正代表民族文化“正能量”的
部分、能为当今社会所用的优秀的部分加以张
扬、转化与吸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

“基因”。笼统地提倡“国学”，特别是让青少年
毫无选择地学“国学”，是不负责任的倒退。我
们文史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研究，阐扬传统文
化中那些有利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向善”
的部分，同时也要指出那些不适合现代社会、
甚至有害于社会健全发展的部分。现在有些文
史专家缺少历史的辩证的思维方法，一味钻故纸
堆，把很多早已证明是落后的、腐败的东西翻出

来，不加批判地推送给青少年，是不合时宜的。
另外，还需要开阔的胸襟，不拒绝优秀的外来文
化，不搞闭关锁国。还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
有道理，既积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又放眼
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这就是文化自信。

记者：您曾提出“关注文学生活也是关注
民生”。文学生活与文化复兴有什么关系？如何
提升民众的文学生活质量？

温儒敏：民族文化中包括了文学艺术，是
很重要的民族精神载体。比如诗骚、史传、唐
诗、宋词，既是古人的情思表达，也是民族精
神包括情感、思维、审美的结晶，不同程度上
已经成为某种精神积淀，是思想和语言代代相
传的“共同体”。为什么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习和
诵读古诗词？因为这是领会和传承民族情感方
式和审美习惯最好的途径。像读古诗、学语文
等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行为，其实也是普通国
民的“文学生活”。当然，国民大众更多在“消
费”各种书刊、影视、新媒体，也都属于当今
社会的“文学生活”。所以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提
出“关注文学生活也是关注民生”的。研究文
学的学者一般都把眼光聚焦在作家作品的评价
上，很少注意普通读者是如何“消费”文学
的。文学研究离不开“理想读者”。所谓“理想
读者”，并不是大众眼里高不可及的专业评论
家，而是被很多人忽视的普通读者。很多情况
下，能够最直接、最真实地反映作家作品实际
效果的，首推普通读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
在“参与”文学活动。所以，普通读者进入文
学研究的视野，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很有必要。

现今社会网络发达，影视和新媒体已经成
为大多数国民最重要的文化消费，可是泥沙俱
下，很多文化产品包括文艺作品都被商业化所
捆绑，质量堪忧。文化工作者有责任关注当今
社会的“文学生活”，张扬正能量，引导和提升
公民“文学生活”的质量。这也是文化复兴的
题中应有之义。

文化自信是一种肯定和坚守，信念与期望

温儒敏近照

新学期，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康
庄中心小学一年级新生阅读语文部编
教材。 郝群英摄 （新华社发）

新学期，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康
庄中心小学一年级新生阅读语文部编
教材。 郝群英摄 （新华社发）

10 月 26 日，山东省青岛小学生体
验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写有“弘扬中
国精神 提升文化自信”的竹简。

王海滨摄 （人民图片）

众所周知，萧军是鲁迅
的学生。进入晚年时分，他
还专门镌刻了一方名叫“鲁
门小弟子”的印章。

2017 年是毛泽东同志在
延安陕北公学作 《论鲁迅》
演讲 80 周年纪。80 年来，在
解析毛泽东这篇里程碑式鲁
迅专论的文章里，萧军的解
读别具一格、深入到位。

萧军 71 岁时，在对鲁迅
1934年11月17日致他和萧红
的 第 五 封 信 的 注 释 中 ， 写
道：毛主席说鲁迅先生虽然
不是共产党的组织的一人，
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
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这是否“过誉”了呢？有的人也可能有这种
想法。因此很不甘心情愿地让鲁迅先生享有这样的“荣誉”。

仍然是在注释这封信的时候，萧军进而予以更为准确、符合鲁
迅一生实践、且结合毛泽东 《论鲁迅》 演讲精神内涵合二而一的评
判：毛主席对于鲁迅先生的评价，我以为这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
思想方法的评价，它是从全面的概括，历史的发展，本质的确定，
客观的实践……这一辩证标准出发的，决不是机械的、隔离 （裂）
的、固定的……从那种形而上学的“标准”出发的。

……
综括以上鲁迅先生对于姚蓬子“转向”的分析和看法起 （此处

指毛泽东 《论鲁迅》 中所说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
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
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
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
自己的路”的话，而毛泽东此话，恰恰是鲁迅先生1934年11月17日
致二萧信中“蓬子的变化，……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
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
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的一段回覆
——引者注），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原因止，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
看到鲁迅先生在对待任何人与事，全是具体的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
而后才下适当的判断。如果不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人，恐
怕是很难以做到这一点的罢？因此毛主席断然地给予了鲁迅先生“他
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
主义化的。”这一高度评价。如果毛主席平时不是对于鲁迅先生作过
全面的、深刻的研究，我以为这一评价是不会得出来的。从而也可
以这样说，毛主席应该是最理解鲁迅的精神和灵魂，最懂得鲁迅的
伟大人格对于中国人民所起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价值的唯一的人。
因此毛主席曾说过，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

鲁迅是民族魂，在中国命运数度何去何从的危险关口，鲁迅作
出了与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的正确选择。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
刻，鲁迅坚定地站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最前列，以笔作刀枪发号
令，同仇敌忾面对侵略者，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正是因为对毛泽东 《论鲁迅》 有着与他人无法体会的深刻认
识，萧军才会在1981年的美国之行中理性而出色地表现——旗帜鲜
明地作出“我当然就要拥护共产党，我是他五十多年的老群众啊！”
等掷地有声的回答。

1981 年是鲁迅诞辰 100 周年。1981 年 8 月 21 日，作为鲁迅学生
的萧军，和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著名翻译家戈宝权、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濮良沛等人一道，应邀前往美国加州三藩市，出
席由多所美国大学发起举行的“鲁迅遗产会议”。萧军应邀在大会上
分享了他与鲁迅的交往、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成立鲁迅研究会以及
宣传、研究鲁迅的一些情况。

在这次美国举行的“中国座谈会”上，一名外国作家挑战性地
质问道：“中国共产党犯了那么些错误，你们为什么不换一个党啊？”

对此，萧军作出了不容置疑的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虽
然犯了错误，但是它最大的功劳，是带领民众奋斗了几十年，牺牲
了那么多优秀的战士，使国家独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
你找不出一个党来代替共产党，当然我就要拥护共产党，我是他五
十多年的老群众啊！批评是批评，鼓掌还是要鼓掌的。

针对另一位外国人士提出的“你们中国人把鲁迅太神化了”的
问题，萧军和其他中国与会者也给出了符合鲁迅一贯行为的答案：
我们并没神化鲁迅，神化鲁迅的人，正是想打倒鲁迅的人。中国人
之所以尊重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为了全民族利益呼啸着前进的斗
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真正热爱鲁迅先生的人，从来没有把
鲁迅先生神化过，把鲁迅先生作为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来看待
的。神化鲁迅的人，那是别有用心的。

在上述这个答案中，萧军和他的同行者正是运用毛泽东在 《论
鲁迅》 演讲中对鲁迅的精辟论述，加上自己与鲁迅近距离交往的直
观感受，做出义正词严的诠释，从源头上化解了那些戴着有色眼镜
的西方人士，试图从他这个一度背负“三反分子”特殊经历的鲁迅
学生身上寻找突破口的阴险布局。

还有一位外国作家不解又惋惜地问道：“鲁迅先生的晚年，为什
么要写杂文呢？如果不写杂文，他会写出更伟大的文学作品，他应
当是个文学家……”

对此，萧军巧妙地结合提问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一个让对
方心服口服的比较式诠释。萧军一连用了三个“没有”：因为你们没
有受过外国的侵略，你们没有当过亡国奴，你们没有遭受过中华民
族所遭受过的那么多的痛苦！所以，你们不能理解我们中国作家：
他首先是一个战士，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艺
术家，任何人都脱离不开社会，脱离不开政治……

会后，有外国作家教授抱怨萧军和吴组缃等在回答提问时太不
客气了。对此，萧军对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同行者，寓意深刻又分外
严肃地说道：“我们不能不发言那，有错误就得纠，否则你就是默认！
他的有的属于不了解，有的属于误解，有的就是歪曲！帮助他们把错
的纠正过来，就是最好的友谊第一。否则，他们把错误的东西又教给
他们的学生，贻误了下一代，不但失去了我们这次来开会的目的，也对
不起鲁迅先生。该讲情面的讲情面，朋友是朋友，真理是真理！我爱
朋友，但我更爱真理！中国人必须有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和立场，丝毫
不能退让。我就是要让外国人看看真正的中国作家是什么样儿！”

萧军在临终前夕，回顾自己在延安同毛泽东、彭真等中共高层
领导之间无拘无束的多年交往，深有感触地说：“正因为他们二位对
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
也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
的，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历史上，自辗转来到鲁迅身边那一刻起，萧军对共产党对毛泽
东的认识，从来没有动摇过“拥护”的信念。并且，他将这个“拥
护”的信念定在了“鲁迅关系”的基石上，坚如磐石。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
作《论鲁迅》演讲80周年。本文作
者与两位鲁迅学生萧军、黄源系多
年忘年交，特撰此文，以作纪念

萧军的鲁迅观
□ 秋 石

萧军画像 （网络图片）萧军画像 （网络图片）


